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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入話：　　好姻緣是惡姻緣，不怨於戈不怨天。

　　兩世玉簫難再合，何時金鏡得重圓？

　　彩鸞舞後腹空斷，青雀飛來信不傳。

　　安得神虛如倩女，芳魂容易到君邊。

　　自家今日說個丞相，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，姓陳名太常。自是小小出身，歷升相位。年將半百，娶妾無子，止生一

女，叫名玉蘭。那女孩兒生於貴室，長在深閨，青春二八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花羞月之貌。況描繡針線精通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

曉。怎見得？有只同名《滿庭芳》，單道著女人嬌態。其詞曰：

　　香叆鵰盤，寒生冰筋，畫堂別是風光。主人情重，開宴出紅妝。膩玉圓搓素頸，藕絲嫩，新織仙裳。雙歌罷，虛欄轉目，餘韻

尚悠揚。

　　人間何處有？司空見慣，應謂尋常。坐中有，狂客惱亂愁腸。報道金釵墜也，十指露，春筍纖長。親曾見，竟勝宋玉，想象賦

《高唐》。

　　勸了後來人：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不婚不嫁，弄出丑吒。

　　那陳太常倚著當朝宰相，見女兒容貌作常，況兼聰明智慧，常與夫人閒坐，說著那小姐的親事。太常曰：「我做到極貴之臣，

家財受用的、穿的、吃的，不可勝數，止生得這個女兒，況兼有這般才貌，我若不尋個才貌名目相稱的兒郎，枉做了朝中大臣。」

陳太常與媒氏言曰：「我家小姐，有三樣全的，你可來說﹔如少一件，徒自勞力。我一要當代臣僚的子，二要才貌相當，三要名登

黃甲。有此三者，立贅為婿。」因此，往往選擇：忽有年貌相當，及第，又有是小可出身﹔忽有名臣之子，況無年貌相稱。

　　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，國家有旨，賞慶元宵。鼇山架起，滿地華燈。笙蕭社火，羅鼓喧天。禁門

不閉，內外往來。人人都到五鳳樓前，端門之下，插金花，賞御酒，國家與民同樂。自正月初五日起，至二十日止，萬姓歌歡，軍

民同樂，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，也是歡娛取樂。怎見得？有只詞兒，名《瑞鶴仙》，單道著上元佳景：

　　瑞煙浮禁苑。正絳闕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輪桂華滿，溢花衢歌市，芙蓉開遍。龍樓兩觀，見銀燭，星球燦爛。捲珠簾，盡日笙

歌，盛集寶釵金釧。堪羨：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正宜遊玩。風柔夜暖。花影亂，笑聲喧。鬧蛾兒滿地，成團打塊，簇著冠兒斗

轉。喜皇都，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。

　　志淺家豪因有福，才高不富為無緣。

　　男兒未遂平生意，知命須當莫怨天。

　　這四首詩，奉勸世間賢愚智勇的人，皆聽於命，妄想非為，致有敗亡之禍。

　　話說一個聰明伶俐的才郎，家住兔演巷內，姓阮名華，排行第三，喚做阮三郎。那哥哥阮大與父專在兩京商販，阮二專一管

家。那阮三年方二九，一貌非俗，詩詞歌賦，般般皆曉，篤好琴簫，結交幾個豪家子弟，每日向歌管笑樓，終朝喜幽閒風月。時遇

上元宵夜，知會幾個弟兄來家，笙蕭彈唱，歌笑賞燈。大門前燈光燦爛，畫堂上士女佳人，往來喧鬧，有不斷香塵。這伙子弟在阮

三家吹唱到三更時分，行人四散。阮三送出門，見街上人漸稀少，與眾兄弟說道：「今宵一喜天宇澄澈，月色如晝，二喜夜深人

靜，臨再舉一曲可也。」眾人皆執笙簫象板，口兒內吐出金縷清聲，吹出那幽窗下沉吟。法晌，遺音濟亮，驚動那貴室佳人，聒耳

笙簧，惹起孤眠獨宿。怎見得？正是：

　　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

　　那阮三家正與陳丞相對衙。衙內小姐玉蘭歡耍賞燈，將次要去歇息，忽聽得街上樂聲縹緲，響徹雲際，忙喚梅香，輕移蓮步，

況夜深內外人睡者多，醒者少，直至大門邊聽了一問。起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暗暗的喚梅香過來，低低的將衷情泄漏。

　　只因這女子貪聽樂中情曲，惹起一場人命禍事。

　　那小姐寂寂暗喚心腹的梅香：「你替找去街上看甚人吹唱？」梅香心腹，巴不得趨承小姐，聽得使喚這事，輕輕地走到街邊，

認得是對鄰子弟，忙轉身入內，回覆小姐道：「對鄰阮三官，與幾個相識，在他門首吹唱。」那小姐半晌之間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

量：「數日前，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附馬，因使用不到退回家，想便是此人。」

　　卻說那伙子弟又吹了一個更次，各人分頭回家。且說小姐回房，身雖卸卻衣襟睡上牀，開眼直到天明，欲見此人，無由得睹。

　　且說天曉，阮三同幾個子弟到永福寺中游阮，見士女佳人燒香成隊，遊春公子去駐留還，穿街過短巷，見幾處可意閨人，看幾

個半老婦女。那阮郎心情蕩漾，佳節堪誇。有首詩詞，單道著新春佳景。詩曰：

　　喜勝春幡裊鳳釵，新春不換舊情懷。

　　草根隱綠冰痕滿，柳眼藏嬌雪影理。

　　那阮三郎到晚回家，仍集昨夜子弟，一連吹唱了三夜。或門首小齋內，忽倚門消遣。迤邐至二十，偶在門側臨街軒內，拿壁間

紫玉鸞蕭，手中按著宮商徵羽，將時樣新同曲調，清清地吹起。吹不了半只曲兒，舉目見個侍女自外而至，深深地向前道個萬福。

阮三停簫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姐姐？」那丫環道：「我是對鄰，陳衙小姐特地著奴請官人一見。」那阮三心下思量道：「他是個宰

相人家，守閽耳目不少，進去路容易，出來的路難。被人瞧見，如問無由，不無自身受辱。」那阮三回覆道：「我嫌外人耳目多，

不好進來，上覆小姐。」

　　畢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？正是：

　　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　　那梅香慌忙走入來，低聲報與小姐說：「阮三官防畏內外人耳目，不敢過來。恐來時有人撞著，小姐不認，拿著不好，出此交

我上覆你。」那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，一時間春心有動，便將手中戒指，勒一個金鑲寶石戒指兒，付與那梅香：「你替我將這件

物事寄與阮三郎，將帶他進來見我一見。」

　　那梅香接得在手，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，慌忙來到小軒。阮三官還在那裡，那丫環手兒內托出這個物來，觀看半晌，口中

不迫，心下思量：「我有此物為證，何怕他人？」隨即與梅香前後而行。行上二門外，那小姐覷首阮三，目不轉睛。那阮郎看女子

甚是仔細。正欲交言，門外吆喝道：「丞相回衙！」那小姐慌忙迴避歸房。阮三郎火速歸家內。自此，想那小姐的像貌，如今難

捨。況無心腹通知，又兼閨閣深沉，在家內，出外，但是看那戒指兒，心中十分慘切，無由再見，追憶不已，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

弟，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，因是相思日久，漸覺四肢羸瘦，以致廢寢忘餐。忽經兩月有餘，做懨成病。父母再四嚴問，並不肯說。

　　一日，有一個豪家子弟，姓張名遠，素與阮三交厚，因見阮三有病月餘，心意懸掛，想著那阮三常往來的交情，嗟歎不已。次

日早，到阮三家內，詢問起居。阮三在臥榻上，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，喚僕邀入房內。張遠看著阮三面黃肌瘦，咳嗽吐痰，那

身就榻牀上坐定道：「阿哥，數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不知阿哥心下怎麼染著這般悔氣？借你手，我看了脈息。」

　　那阮三一時失於計較，使將左手抬起，與張遠察脈。那張遠左手按著寸關尺部，眼中笑談自若，悄見那阮三手戴著個金嵌寶石

的戒指。張遠把了脈息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他這等害病，還戴著這個東兩，況又不是男子戴的戒指，必定是婦女的表記。」

低低用幾句真言挑出，挑出他真情肺腑。



　　畢竟那阮三說也不說？正是：

　　人前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　　那張遠道：「阮哥，你手中戒指，是婦女戴的。你這般病症，我與你相交數年，重承不奔，日常心腹，我知你心，你知我意，

你可實對我說。」那阮三見張遠參到八九分的地步，況兼是心腹朋友，只得將來歷因依，盡行說了。張遠道：「哥哥，他雖是個相

府的小姐，若無這個表記，便定下牢籠的巧計，誘他相見你，心下未知肯與不肯。今有這物，怎與你成就此事，容易。阮哥，你可

寬心保重。小弟不才，有個圖他良策。」

　　只因這人舉出，直交那阮三命歸陰府。

　　張遠看訪回家，轉身便到一個去處。那個所在，是：

　　清幽舍宇，寥寞山房。小小的一座橫牆，牆內有半簷疏玉。高高殿宇，兩邊廂，排列金繪天王﹔隱隱層台，三級內，金妝佛

像。香爐內，篆煙不斷，燭架上，燈火交輝。方丈裡，常有施主點新茶﹔法堂上，別無塵事勞心意。有幾間小巧軒窗，真個是神仙

洞府。

　　昔日人有一首，單道著小庵兒的幽雅。詩曰：

　　短短橫牆小小亭，半簷疏玉響伶伶。

　　塵飛不到人長靜，一篆爐煙兩卷經。

　　小庵內有個尼姑，姓王名守長，他原是個收心的弟子，因師棄世日近，不曾接得徒弟，止有兩個燒香、上灶燒火的丫頭。專一

向富貴人家佈施，佛殿後化鑄三尊觀音法像。中間一尊完了，缺這兩尊，未有施主。這日正出庵門相遇著那張遠。

　　尼姑道：「張大官何往？」張遠答言：「特來。」那厄姑回身請進，邀入幽軒，坐分賓主，茶延請話。尼姑謝道：「向日蒙承

舍佛金聖像一尊已完，這二尊還未有施主，望檀越作成，作成！」那張遠開言道：「師父，我有個心腹朋友，昨日對我說起師父之

事，願舍這二尊聖像，浼煩幹這事，就封這二錠銀子在此。」袖兒裡將出來，放在香桌上，「如成就得，蓋庵蓋殿，隨師父的意。

」

　　那尼姑貪財惹事，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，眉花笑眼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相識浼我乾甚事？」那張遠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其實是心

腹事，一來除是你師父乾得，二來況是順便。可與你到密室說知。」二人進一小軒內，竹榻前，說甚麼話，計較甚麼事出來？正

是：

　　數句撥開君子路，片言提起夢中人。

　　那張遠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家下說，師父翌日遣禮去陳丞相府中，因此特來。我那心腹朋友於今歲正月間，蒙陳丞相小姐使梅香

寄個表記來與他，至今無由相會。明日師父到陳衙內接了奶奶，倘到小姐房中，善用一言，接到庵中，與我那朋友一見，便是師父

用心之處。況師父與陳衙內外淳熟，故來斗膽。」那尼姑見財起意，將二定銀子收了，低低的附耳低言，不過數句，斷送了女孩兒

的身家，送了阮三郎性命。

　　那張遠見許了，又設計奇妙，深深謝了，送出庵門。不說張遠回覆阮三。卻說尼姑在牀上想了半夜，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，備

辦合禮，著女童挑了，迤邐來到陳衙，首到後堂歇了。那陳太常與夫人見他，十分歡喜道：「姑姑，你這一向少見。」尼姑回言：

「無甚事，不敢擅進。」奶奶道：「出家人，我無甚佈施，到要煩你拿來與我。」就交廚下辦齋，過午了去。陳太常在外理事。

　　少間，夫人與尼姑吃齋，小姐坐在側邊相陪。齋罷，尼姑開言道：「我小庵內今春托賴檀越的福，量化得一尊觀音聖像，涓選

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，啟首道場，開佛光明。特來相請奶奶、小姐，萬希光降，如蓬蓽增輝。」奶奶聽了道：「小姐怎麼來得？」

那尼姑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小僧前日壞腹，至今未好，借解一解。」

　　那小姐出為才郎，心中正悶，無處可納解情懷散悶，忽聞尼姑相請，喜不自勝，正要行動，仍聽夫人有阻，巴不得與那尼姑私

恣計較，扛哄丞相、夫人。因見尼姑要解手，隨呼個丫環領那尼姑進去，直至閨室。那尼姑坐在觸桶上，道：「小姐，你明日同奶

奶到我小庵覷一覷，若何？」那小姐露一點絳唇，開兩行碎玉，道：「我來，只怕爹爹、媽媽不肯。」那尼姑甜言美語道：「小

姐，數日前有個俊雅的官人，進庵看妝觀昔聖像，指中褪下個戒指兒來，帶在菩薩手指上，禱祝道：『今生不遂來生願，願得來生

逢這人！』半日，閒對著那聖像，潸然揮淚。被我再四嚴問，絕無一語而去。」

　　那小姐見說了，滿面緋紅，道：「師父，那戒指兒是金造的？是銀造的？」尼姑回言：「金嵌寶石的。」小姐又問道：「那小

官人常來麼？」尼姑回道：「不常來庵閒觀遊玩。」小姐道：「那戒指曾帶來麼？」尼姑又道：「這顆寶石在我這裡，金子挖會與

雕佛人了。」小姐討這顆寶石，仔細看了半晌，見鞍思馬，睹物思人。只因這顆寶石，惹動閨人情意。正是：

　　拆戟沉沙鐵半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

　　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
　　那小姐認得此物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師父，我要見那官人一見，見得麼？」尼姑見說，道：「小姐，那官人也要見小姐一面。」

那小姐連忙開了箱兒，取出一個戒指兒與尼姑。尼姑將在手中，覷得分明，笑道：「合與這舍的戒指一般廝像，小姐道：「就舍與

你了。我浼你知會那官人，來日到庵見一見。」尼姑道：「他有心，你有意，只虧了中間的人。既是如此，我有句話與你說。」

　　只因說出這話來，害了那女人前程萬里。

　　那尼姑附耳低言：「小姐來日到我庵內，倘齋罷閒坐，便可推睡，此事就諧了。」

　　小姐同尼姑走出房來，老夫人接著，問道：「你兩個在房里長遠了，兩個說甚麼樣話？」驚得那尼姑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板

底蕩散了七魄，忙答道：「小姐因問我建佛像功成，以此上講說這一晌。」夫人送出廳前，尼姑深深作謝道：「來日仰望。」

　　卻說那尼姑出了丞相府門，將了小姐舍的金戒指兒，一直徑到張遠家來。那張遠在門首伺候了多時，遠遠地望見那尼姑來，口

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家下耳目眾多，怎麼言得此事？」提起腳步慌走上前道：「煩師父回庵去，隨即就到。」那尼姑回身轉巷，

這張郎穿逕尋庵，與尼姑相見，邀入松軒，將此事從頭訴說，將戒指兒度與那張遠。張遠看罷：「若非師父，其實難成。阮三官還

有重重相謝。」

　　至則月初七日，漸漸見紅輪墜西，看看佈滿天星斗。那張遠預先約期阮三。那阮三又喜得又收了一個戒指，笑不出聲，至晚，

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抬庵裡。那尼姑接入，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，將阮三安頓了。

　　怎見得相見的歡娛，死去的模樣？正是：

　　豬羊送屠戶之家，一腳腳來尋死路。

　　那尼姑睡到五更時分，喚那女童起來，梳洗了，上佛前燒香點燭，到廚下準備齋供。大天明開了庵門，專待那老娘、婦女。

　　將次到巳牌時分，來人通報道：「陳丞相的夫人與小姐來了！」那尼姑連忙出門迎接，邀入方丈。茶罷，佛殿上同小姐拈香了

畢，見辦齋繚亂，看看前後去處，見小姐洋洋瞑目作睡。夫人道：「孩兒，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？」那尼姑慌忙道：「告奶奶，

我庵中絕無閒雜之輩，便是志減老實的老娘們，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。小姐去我房中，拴上房門睡一睡，自取個穩便。等奶奶閒步

步。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。」奶奶道：「孩兒·你這般打盹，不如師父房內睡睡。」
　　小姐依母之言，走進房內，拴上門。那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，看了小姐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姐姐，候之久矣！」小姐

舉手搖搖，低低道：「莫要響動！」那阮三同攜素手，喜不自勝，轉過牀背後，開了側門，又到一個去處，小巧漆卓藤牀，隔斷了

外人耳目，雙雙解帶，尤如鸞鳳交加﹔卸下衣襟，好似渴龍見水。有只詞，名《南鄉子》，單道著日間雲雨。怎見得？詞曰：

　　情興兩和諧。摟定香肩臉貼腮。手摸酥胸奶綿軟，實奇哉。褪了褲兒脫繡鞋。玉體著郎懷。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



罷，囑多才。芳魂不覺繞陽台。

　　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

　　那阮三是個病久的人，因為這女子七情所傷，身子虛弱，這一時相逢，情興酷濃，不顧了性命。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得

會，令日相見，全將一身要盡自己的心，情懷舒暢。不料樂極悲生，倒鳳顛鸞，豈知吉成凶兆：任意施為，那顧宗筋有損，一陽失

去，片時氣轉，離身七魄分飛，魂靈兒必歸陰府。正所謂：

　　誰知今日無常，化作南柯一夢。

　　那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，寂然不動，用雙手兒摟住了郎腰，吐出丁香送郎口，只見牙關緊咬難開，摸著遍身冰冷。驚慌了雲雨

嬌娘，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底下蕩散了七魄，翻身推在裡牀，起來，忙穿襟襖，走出房前。喘息未定，怕娘來喚，戰戰兢兢，向

妝台重整花鈿﹔悶悶憂憂，對鸞鏡再勻粉黛。恰才了得，房門外夫人扣門，小姐開了門。夫人道：「孩兒，殿上功德散了，你睡才

醒？」小姐道：「我醒了半晌也，在這裡整頭面，正要出來，和你回衙去。」夫人道：「轎夫伺候了多時。」小姐與夫人謝了尼

姐，送出庵門。

　　不說那夫人、小姐回衙。且說尼姐王守長轉身回到庵，去廚收拾災埈頓棹器，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。一應都收拾已畢，只見那

張遠同阮二哥進庵，與那尼姑相見了，稱謝不已，問道：「我這三小官人今在那裡？」尼姑道：「還在我裡頭房裡睡著。」

　　那尼姑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，來臥牀邊，叫道：「三哥，你恁的好睡，還未醒？」連叫數聲不應，那阮二用手搖，也不

動，口鼻已無氣息，始知死了。那阮二便道：「師父，怎地把找兄弟壞了性命？這事不得淨辦。」尼姑道：「小姐自早到庵，便尋

睡的意，就入房內，約有兩個時辰。殿上功德已了，老夫人叫醒來。恰才去得不多時。我只道睡著，豈知有此事！」尼姑道：「阮

二官，張大官在此，向日蒙賜佈施，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，因此用心不己，終不成倒害你兄弟性命？張大官，今日之事，恰是你來

尋我，非是我來尋你，告到官司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向日蒙施銀二錠，一錠用了，止留得一錠，將來與三官人買口棺木裝了，

只說在庵養病，不料死了。」那尼姑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子上，道：「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。」

　　張遠與那阮二默默無言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將這錠銀子去也。棺木少不得也要買。」走出庵門。未知家內如何。正是：

　　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會然未保。

　　夜久喧暫息，池塘唯月明。

　　無因駐清境，日出事還生。

　　那阮二與張遠出了庵門，迤邐路上行著。張遠道：「二哥，這個事本不干尼姑事，想是那女子與三哥行房，況是個有病症的，

又與他交會，盡力去了，陽氣一脫，人便就是死的。我也只是為令弟而上情分好，況令弟前日在牀前再四叮嚀，央浼不過，只得替

他乾這等的事。」阮二回言道：「我論此事，人心天理來，也不干著那尼姑事，亦不干你事，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，神作禍

作，作出這場事來。我心裡也道罷了，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，願暢怎的得了。」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，抬進庵裡裝了，就放

在西廊下，只等阮員外、大哥歸來定奪。正是：

　　燈花有燄鵲聲喧，忽報佳音馬著鞍。

　　驛路迢迢煙樹遠，長江渺渺雪潮顛。

　　雲程萬賺何年盡？皓月一輪千里圓。

　　日暮鄉關將咫尺，不勞鴻雁寄瑤箋。

　　秋風颯颯，動行人塞北之悲﹔夜月澄澄，興游子江南之夢。忽一日，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，與院君相見。合家歡喜。員外

動問阮三孩兒病的事，那阮二隻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，老員外聽得說三孩兒死了，放聲大哭了一場，要寫起詞狀，要與陳

太常理涉，與兒索命：「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！」阮大、阮二再四勸說：「爹爹，這個事思論……」（下文殘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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